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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的夏夜，我常常梦见自己骑着一匹
白马，奔向千里之外的故乡，与一群面容依
旧鲜活的人，在打谷场谈天说地，享受露天
纳凉时光。

旧年的乡村夏夜，没有空调，也没有电
风扇，人们往往搬出家什，三五成群走出巷
子，来到村南打谷场纳凉。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当暮色降
临，远处的山影开始朦胧起来，月光倾泻在
打谷场，场上像开满了雪白的荞麦花，同时，
月光给四周的竹树投下了阴影，望上去像黑
白分明的木刻版画。虽然没有一丝风，但眼
前的场景，予人些许清凉的慰藉。

人们陆续搬来竹床、藤椅之物，一一摆
放在场上。纳凉的乡间习俗，一代一代传承
下来，让左邻右舍亲密无间。大人们一边摇
着芭蕉扇一边聊天，小孩子们天性好动，坐
不了一会儿，就开始围着草堆捉迷藏，拿着
扇子扑流萤，或者听老者谈三国、讲水浒、说
岳飞。

白天的水生植物，在日头烘晒的作用
下，是很难嗅到香气的。然而，到了夜晚就
不一样了。随着热气渐消，离场子不远的荷
塘稻田，开始散发出它们特有的气味。而
且，夜愈深，那香味愈浓。特别是田野中的
艾草，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苦香，最令人提神
醒脑。另外，还有藕荷香，那一股子清香，也
能消烦祛躁。

为此，在《红楼梦》中，香菱曾有一段表
述：“不独菱角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
股清香的……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
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
的。”由此可窥一斑。

到了夜半，虽然风没有来，但是人们情
愿睡在露天，也不愿回到家里。从空空的巷
里深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听起来，有一
种苍凉而飘渺的古意，让心变得空荡荡的，
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

就是那些年，我仰躺在竹床上，爱上了
仰望星空，恋上了无限遐想。由于乡间夜空
清透无比，感觉星星离自己是那么的近——
近得感觉它们似乎在对我友好而神秘地眨
眼，近得能看见慧星扫过夜空时幽蓝色的尾
巴，近得能听见流星消失在村边沼泽地时的
叹息声。

终于起风了，虽然，有的人已坠入梦境，
响起了鼾声。

我发现，风是在月亮暗下的一瞬间，从
不远处的池面上刮来的。那里，生着浮萍、
菖蒲、菱角、马齿苋等水生植物，在它们翩翩
起舞过后，水面旋即起了一层细细的鳞浪。
顷刻间，我嗅到了沁人的幽香。以此看来，
古人所云“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
间”，并非不无道理。

只是，仍有几位慈祥的老奶奶、几位慈
爱的妈妈，在睡意昏沉里，于半梦半醒间，仍
手把扇儿轻轻摇……

后来，随着乡村生活条件的改善，空调、
电风扇等家用电器相继进入百姓家，而且乡
村的夜晚不再停电了。于是，芭蕉扇不见
了，竹床也被虫子蛀朽。一到夏夜，人们开
始呆在屋子里，美美地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
凉意。夏夜打谷场一改千年的模样，开始冷
寂了下来。

如今，村庄不再热闹了，不少人为了谋
生，选择外出打工，开始了异乡漂泊。一到夏
日夜晚，乡村灯火依稀。偶尔回乡，漫步在打
谷场，发现月光依旧那么皎洁，可场上荒草萋
萋，黄鼠狼风一样溜过，让人恍如隔世。

恍惚中，昔日纳凉的场景就像露天电影
回放。夜气里，一张张竹床仿佛小船一样浮
动，芭蕉扇如短桨在摇，一些人仍像鲇鱼一
样躺在床上。站在曾经纳凉的打谷场，我开
始怀念从前的时光……

我的父亲是党员
□ 邓训晶

20年前，父亲去世的前一天，他颤颤巍巍地
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巾包着的东西交给我们。
我打开手巾，里面还有一块红绸，我一层一层打
开一看，是一枚闪闪发光的党徽。这枚红色的
党徽，我再熟悉不过了，这是父亲的心爱之物，
我的父亲是党员。

那是新中国刚成立时，在我老家的大山密
林里，藏匿着很多土匪。剿匪部队要找一个可
靠的人当向导，已经是民兵骨干的父亲把妈妈
和姐姐留在家中，毫不犹豫地背起他的步枪跟
着解放军走了。这一去就是好几个月，直到剿
完了残匪，父亲才背着他的步枪回到家中。

这一年，他和解放军官兵一起在枪林弹雨
里出生入死，成了亲密的战友。就在我们小镇
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一位牺牲时还很小的无名英
雄，父亲亲眼看见万恶的子弹夺去了这位小战
士年轻的生命，鲜血从他的胸膛汩汩流出，染红
了身边的草地。父亲常说他那么小啊，为了新
中国，为了受苦受难的人民，他倒下了，用他年
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美的英雄赞歌。还有长
眠在陵园的郭连长，那一天，土匪抢了许多老百
姓的粮食、衣物，郭连长带领战士们拦截了土
匪，可是郭连长却被躲在茶树林里的土匪打中，
在我们这片热土上洒尽了他的最后一滴鲜血。
父亲和战友们含泪把烈士们从战场上背了下
来，掩埋在我们小镇的青山脚下。

就在那一年，就在剿匪战场上，父亲成为了
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此，爱党爱国做一名
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他终生不渝的信念。从战
场上回来的父亲当了民兵连长，后来又当了村

支书，成了时刻把工作放在首位的村官。他把
我们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那时家家户户夜不
闭户，道不拾遗。父亲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纸
上，他获得的奖状贴满了我家的一面墙，那是我
们家最骄傲的一道风景。

自从入党后，父亲就把那枚鲜红的党徽天
天佩带在胸前。那时我还小，非常想戴一下父
亲的党徽。一天，父亲的衣服放在床上，我把党
徽摘下来偷偷戴在了胸前。父亲急得到处找，
我怕挨骂才悄悄给他放了回去。父亲找到后还
自言自语地念叨，怎么找了几遍都没看见呢？
我听了，在一旁窃笑。还有一次，父亲换衣服忘
了摘下党徽，妈妈洗衣时摘下来随手放在洗衣
台上。父亲看见了，心疼得要命。拿起来擦了
又擦，埋怨妈妈做事粗心大意。

父亲慢慢变老了，但这枚党徽一直是父亲最
钟爱的宝贝。他用一块红绸一层一层地包起来
放好，每到“七一”都要拿出来看看。每当看见父
亲捧着党徽沉思的样子，我就想，父亲一定是想
起了那些长眠在苍松翠柏林里的战友；每当看见
父亲捧着党徽满脸幸福的时刻，我就想，作为一
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父亲一定很骄傲、很自豪；每
当看见父亲捧着党徽欣慰的样子，我就想，这是
凝结了一位普通党员对党的忠诚和信仰。

父亲去世的前一天，他拿出党徽跟我们说
了两件事：一要把他埋在烈士墓旁，他要和烈士
为伴；二要把他的党徽珍藏好，要我们做人做事
都要对得起这枚闪闪发光的党徽。

又是一年党的生日来临，我自然而然想起
了父亲，一位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党员。

一池荷色净心尘
□ 张锦凯

进入盛夏，夏花绚烂，而荷花就是那最令人
心醉的一种。

听朋友说郊外有一处极为养眼的荷塘，景
观甚美，激起了我赏荷的冲动。夏日的荷塘，微
风送来缕缕清香，荷花在随风摇曳的荷叶间亭
亭玉立。一枝荷，绽放出倾城的美，入了心，刹
那就是永恒。灼灼其华，撩拨我心，忆荷从来岁
月香：回忆起我的家乡，回忆起家乡的荷花，回
忆起儿时与小伙伴们在荷塘边的快乐童年，而
且那几句朗朗上口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田，鱼戏莲叶间”依旧清晰可记，心有余香。

家乡，是成都平原上的一个小镇，受惠于都
江堰水利工程，这里溪河纵横，滋润着广袤的大
地。童年的记忆里，农村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前
屋后都有小池塘，每个池塘里不仅有鱼，而且有
荷花。夏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碧绿的荷叶像翠玉一般温厚，衬托着粉红
色的荷花，呈现出盎然的生机，层层叠叠地铺展
开来。站在池塘边，清风拂面，荷香弥漫，令人
神清气爽。突遇一场夏雨，雨打荷叶，雨珠在叶
面上活蹦乱跳，好像是晶莹剔透的珍珠，“珍珠”
被雨点击散，又重新聚合。雨水聚多了，就成了
水银般的一窝，阔大的荷叶无法承受它的重量，

“一窝水银”便泻入池中，恰如南宋诗人杨万里
所写：“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聚作水
银窝，泻清波。”

小学时，我在课堂上饱含感情地朗读起“小
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句，心却
早已飘到了自家的荷塘，许许多多五彩斑斓的
天真趣事让人回味。

中学时代，学了周敦颐的《爱莲说》。“予独
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
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
可亵玩焉……”莲就是荷，对“与荷为邻”的我来
说，这是知道的。只是在那段过去的纯真时光
里还从未认识到荷的品格有这么高洁，其实这
也正常，不然，童年就不是童年了。

随着阅历的增长，知道万物可以抒情。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荷花象征着纯洁与高雅，它的
清净不在于身，而在于心。荷花，你以独有的品
格和气质，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如盖的荷
叶，紧贴水面却从不随波逐流；粉红的荷花，亭
亭玉立，低眉颔首却从不弯腰。柔弱里带着刚
直，风度高雅，秀丽端庄，这就是荷花之美：洁而
不俗，娇而不浮，丽而不艳。

离开了乡村，置身于都市，只渴望有一缕淡
淡的清香，带我回到故乡的那片荷塘。荷叶田
田，远望是平视，近看是俯视，但我依然觉得，
我们是在仰望，因为荷花从来都盛开在我们的
景仰之上。席慕蓉说：“不能像佛陀般静坐于
莲花之上，我是凡人，我的生命就是这滚滚凡
尘，这人世的一切我都希求，快乐啊忧伤啊，是
我的担子我都想承受……”只是，无论得意还是
失意，贫穷还是富有，是鸿儒还是白丁，都不能
阻止我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那么，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荷花一样给
世界一份清风雅韵，从始而终都出淤泥而不
染。

夏日品荷，整个身心都会被它浸染，淡看浮
华，一池荷色净心尘。


